
从早期北京话材料看语气词

“呢”和“哪”的关系 *

陈 颖 郭 锐

提要 学界对语气词“呢”和“哪”的关系有合音说、弱化说和强化说

等不同观点。考察早期北京话材料，可以看到北京话中的“呢”经历了

语音弱化过程：ni—na—nə。从 ni 到 na，表持续、确认语气的“呢 c”比

表疑问、停顿语气的“呢 q”先发生；从 na 到 nə，“呢 q”比“呢 c”先发

生。当弱化为 na 时，就记写为“哪”。所以“哪 na”只是“呢 ni”弱化过

程中的次强形式。早期北京话“呢”的不同语音形式，在其他方言中能

找到平行的类型。

关键词  早期北京话  语音弱化  次强形式

1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语气词“哪”①和“呢”是

无关的两个词：

哪：·na[助]“啊”受前一字韵尾 -n的影响而发生的音变：

谢谢您~ ｜你得留神~ ！｜同志们加油干~ ！

呢：·ne[助] A用在句中表示停顿（多为对举）：如

今～，可比往年强多了｜喜欢～，就买下；不喜欢～，就别买。

B用在陈述句的末尾，表示动作或情况正在继续：她在井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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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别走了，外面下着雨～｜老张，门外有人找你～。C用

在陈述句的末尾，表示确认事实，使对方信服（多含夸张的语

气）：收获不小～｜晚场电影八点才开～｜远得很，有两三千里

地～｜这个药灵得很～，敷上就不疼了。D用在疑问句（特指

问、选择问、正反问）的末尾，表示提醒和深究的语气：这个道

理在哪儿～？｜你学提琴～，还是学钢琴～？｜你们劳动力够不

够～？｜人～？都到哪儿去了？｜他们都有任务了，我～？

但陆志韦（1956：194—197）列出“呢”只能读ni（阴平）：“你

为什么不去呢？”“哪”却既可读na（阴平）：“我不要，你哪？我还

没吃饭哪！”，也可读ne（轻声）：“你哪，也不成。我且不去哪！”

而在实际语料中，语气词“哪”也有“呢”的用法，如：

（1） a.她只撇了撇嘴：“买车也得悠停着来，当是你是铁作的

哪！你应当好好的歇三天！”（老舍《骆驼祥子》）

  b.见祥子进来，他半恼半笑的说：“你这小子还活着

哪？！忘了我啦！”（老舍《骆驼祥子》）

 c.“姓龙的在哪儿哪？”孙守备问。（老舍《老张的哲

学》）

上面的例子中，语气词“哪”都可以替换为“呢”而不改变意

思。那么“哪”与“呢”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对于语气词“呢”和“哪”的关系，历来有不同观点。太田辰

夫（1995）认为“呢”表疑问兼夸张，“哪”表感叹兼时体，但也

承认“哪”和“呢”有所交叉。吕叔湘（1942）认为“哪”是“呢

＋啊”的合音，孙锡信（1999）和郭小武（2000）认为“哪”是

“呢”的强语气形式。这两种说法都很难解释与“吗、吧”等语气

词连用的语例：

（2） a.善二爷说：“那不是在果盘里哪吗？……”（蔡友梅

《小额》，1907）

b.对了，马先生，你还没吃饭哪吧？（老舍《二马》，

1929）

c.他住在这儿哪么，我以为是他还在东京哪。（三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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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支那惯用语句例解》，1938）

语气强弱说有一定道理，但没有说明造成强弱分别的原因。更

为重要的是，“哪”和“呢”的语气轻重既可能有不同时间段的差

异，也可能是历时演变的结果。

本文认为，“哪”并非“呢＋啊”的合音，而是“呢”的语音

演变的一个阶段，是轻声后发生韵母a化的结果。“呢”的读音从ni

到当代的nə之间存在na的阶段，即语气词“呢”的读音存在ni—

na—nə的演变过程，而不同阶段的读音可以在同一时期并存。“呢”

读为na时，可写作“哪”，有时也写作“呐”。

另一方面，“呢”是否读为na，在不同用法上、不同时代的情

况并不相同。在《官话指南》（1881）中，71例“哪”都是语气词，

而表疑问的语气词一律写作“呢”：

（3） a.先生来了，在外间屋里坐着哪。（《官话指南》第二

卷）

b.水打来了，漱口水也倒来了，胰子盒儿在脸盆架子上

搁着哪。（《官话指南》第三卷）

（4） a.这时正晌午，太阳很毒，暑气很利害，怎么好出门呢？

（《官话指南》第一卷）

b.那么您现在有甚么贵干呢？（《官话指南》第二卷）

可是在《华日教室会话》（1943）中，35例疑问语气词中，有28

例就写作“哪”：

（5） a.那么是第几页第几行哪？（13页）

b.那么你怎么忽然想起这个题目来了哪？请你说说！

（106页）

这是因为，语气词“呢”的不同意义读音变化的时间进程不

同。因此，有必要把“呢”的不同意义区分开。

关于语气词“呢”的不同意义，有多分说（赵元任1968；吕

叔湘 1942；朱德熙 1982）和合一说（王力 1954；胡明扬 1981）两

种观点。表疑问语气和表示持续确认的“呢”来源不同，吕叔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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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分析了唐宋语气词“在里—在 /里—哩—呢”的演变过程，

认为表持续的“呢”是来源于“在里”；江蓝生（1986）、曹广顺

（1986）认为疑问语气词“呢”是从唐五代的“聻”“那”“你”而

来。在现代汉语中，疑问语气词“呢”是高调，表示持续的“呢”

是低调。因此，我们认为，“呢”至少应分为两个词项：表持续用

法的“呢c”和表疑问语气的“呢q”。而“确认事实（多含夸张语

气）”的用法实际是表持续的引申用法，应归为“呢c”。《现代汉

语词典》“呢”的义项A（用在句中表示停顿）实际与表疑问语气

的用法有语义关联。赵元任（1968：50）认为语气词的停顿用法与

汉语句子“一问一答”模式有关：“a（啊）、ne（呐 /呢）、me（嚜）、

ba（吧）这四个助词都有表疑问和表停顿这两种作用。……他自己

的小孩儿呐，也不大听他的话。小孩儿都上哪儿去了呐？……上面

说的现象不是偶然的，是源于主语作为问话、谓语作为答话的性

质。”从这个角度看，“呢”的表疑问用法和表停顿用法可用“期待

回答”来概括，即都表达对一个回答的期待。疑问用法是提出问

题，期待对方回答；停顿用法是提出问题，自己回答。因此，表停

顿用法应归入“呢q”②。

对应于《现代汉语词典》的义项如下（例子不全部列举）：

呢c：B用在陈述句的末尾，表示动作或情况正在继续：她

在井边打水～。C用在陈述句的末尾，表示确认事实，使对方

信服（多含夸张的语气）：收获不小～。

呢q：D用在疑问句（特指问、选择问、正反问）的末尾，表

示提醒和深究的语气：这个道理在哪儿～？｜人～？都到哪儿去

了？A用在句中表示停顿（多为对举）：如今～，可比往年强多了。

本文将以早期北京话为材料，考察分析语气词“呢”的语音

变化，并说明“哪”与“呢”的关系。

1.2  早期北京话语料

本文考察了清中叶至民国时期反映“呢”的读音的北京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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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主要包括以下六种类型：

一、满汉合璧教材。清雍正年间开始，出现了一批学习满语的

满汉对照教材，本文参考竹越孝（2012）整理翻译的《兼满汉语满

洲套话清文启蒙》（1761）。

二、官话正音书。清中叶以后为推行官话而出现了一批正音

书，本文参考高静亭《正音撮要》（1834）和莎彝尊《正音咀华》

（1853）。

三、国语推广材料。1922年，赵元任出版了用注音字母标音的

《国语留声片课本》，采用了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又照顾南方官话

而带入声声调的“老国音”。1935年，他出版了用罗马字母标音的

《新国语留声片课本》，采用以北京音系为基础的“新国音”。1924

年至1929年，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与人合作编写了国语教材

《言语声片》，并且录制了唱片。1933年，乐嗣炳在上海大众书局出

版了《实用国语会话》，逐字用注音符号标音。

四、西方汉语教材。威妥玛的《寻津录》（1859）是目前所见

的最早以北京音为标准编写的西方汉语教材，随后是他影响最大的

《语言自迩集》（1867），此外还有狄考文的《官话类编》（1892）、

禧在明的《华英文义津逮》（1907）、莱辛和欧德曼的《汉语通释》

（1912）、高本汉的《北京话语音读本》（1918）。

五、日本汉语教材。本文考察1879年至1943年出版的日本汉

语教材，均收录于六角恒广《中国语教本类集成》，多数材料有假

名注音。

六、旗人小说。蔡友梅（1872—1921），又名损公、松友梅，

旗人出身，是早期京味儿小说家的代表人物。本文主要考察《小

额》，1907年连载于《进化报》。

2  早期北京话语料所反映的
“呢”的读音

“呢c”和“呢q”来源不同，早期读音也不同。根据刘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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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992）、齐沪扬（2002）、张美兰（2003）、郭利霞（2015）等

的研究，“呢c”早期一般写作“里、哩”；“呢q”早期写作“聻、

尼、你、呢”等。元明时期表疑问的也有“哩”的写法，形成

“呢”“哩”混用的现象。清代开始表持续、确认语气用法出现

“呢”的写法。“呢”和“哩”的混用很可能是由于轻声引起“哩”

的声母鼻音化，从 l变为n，两字声韵变得相同所致。在清中叶《红

楼梦》中，“呢c”与“呢q”完全混用。如：

（6） a.周瑞家的又问道：“这药有名子没有呢q ？”（《红楼梦》

第7回）

b.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c。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

（《红楼梦》第3回）

下面从清中叶北京话“呢c”和“呢q”读ni时期开始考察，

看如何从早期的ni，发展到ne[nə]的。

2.1  早期北京话语料所反映的“呢”的读音

2.1.1  1761年《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

这部满语教科书用满文字母对汉文部分注音，竹越孝（2012）

将满文注音转写为罗马字母。全书18例“呢c”和12例“呢q”都

读ni。

（7） a.一个朋友叫我商量事，他在家里等着呢c（ni）。（第42

话）

b.他们怎么不赖我呢q（ni）？（第35话）

2.1.2  1834年《正音撮要》

高静亭《正音撮要》自序成书于1810年，本文采用道光十四

年（1834）刊本。“呢”共出现143例，其中52例为“呢c”，91例

为“呢q”；“哪”出现2例，都属“呢c”。

（8） a.你瞧你八哥儿在房脊儿上站着呢c。（附见面常谈打弹

弓）

b.你一块豆腐的身家，闹甚么呢q ？（第十六段闹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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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还有外面的症候哪c：长疮的、长秃疮的、长疥疮的、

火丁疮的、长痂瘩的。（第十二段病疼）

b.你听着哪c：老实人、忠厚人、斯文人、正派人、体

面人、能干人、有能耐的人，这都是夸奖人的名目咯。（第三段

杂话）

2.1.3   1853年《正音咀华》

莎彝尊《正音咀华》中“呢”的反切是“纳衣切”，读音为

ni。出现78例“呢”，其中9例是“呢c”，69例是“呢q”；有2例

“哪”，属“呢c”。

（10） a.听见道儿上的人说公冶长的家人这几天儿在家里弄绵

羊呢c。（子谓公冶长）

b.那两位大人在京里的名声怎么样呢q ？（问士）

（11） a.拿醒酒汤来啊！你们做什么哪c，都瞧不起我吗？（齐

人有一妻一妾）

b.寡人的园囿，不过四十里，比文王的，还差一半

哪 c，那百姓们反说我的太大了。（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

例（11）中虽有疑问词“什么”或前字韵尾 -n，但根据上下文

应把“哪”看作表持续的“呢c”。

2.1.4  1859年《寻津录》和1867年《语言自迩集》

《寻津录》和《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的情况一样，

“呢”的读音都标为ni，没有相当于“呢”用法的“哪”。“呢”共

出现122例，其中“呢c”76例，“呢q”46例。

（12） a.太阳都压山儿了，还没散衙门呢c（ni）。（天类86）

b.雹子是甚么变的呢q（ni）。（天类242）

《语言自迩集》中“呢”的读音标为ni，共出现454例，其中

“呢c”137例，“呢q”317例。“哪”出现3例，标音为na，都属于

“呢c”。

（13） a.我是瞧咱们朋友去来着，他家住得太远，在西城根儿

底下呢c ！（谈论篇百章之七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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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你见他的时候儿他是穿靴子是穿鞋呢q ？（第三章练

习一）

（14） a.那字你抄了没有？还没抄哪c。（第三章练习五答案）

b.若果然是那么着，不是玩儿的呀！得略收收儿才好

哪c。（谈论篇百章之四十六）

c.大人让你哪c。（问答章之四）

这两部教材的作者同为威妥玛，对比可以看到，早期北京话中

的“呢”都是读ni的，后来表示持续和确认意义的“呢”逐渐有了

na的读音。只不过比起《正音撮要》和《正音咀华》，《寻津录》反

映的语言面貌滞后。

2.1.5  1871年《汉英合璧相连字汇》

中国海关雇员英国人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在所著的官

话字词典《汉英合璧相连字汇》中，对“哪”和“呢”做了如下解

释（司登得1871：322—327）：

na1哪 interrogative particle; final sound; expletive.（疑问小品

词；句尾声音；语助词）

ni1呢 interrogative particle; final particle; cloth; if.（疑问小品

词；句末小品词；衣服；假设）

在作者看来，“哪”和“呢”相似，都能用于疑问句，用于

句末，也都具备小品词的性质。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关于“哪na”

用于表疑问的文献记载。限于语料性质，全书未见到“哪”的语

例，但可看出，这一时期，用法属于“呢q”的疑问语气词已经

有了na的读法。

2.1.6  1879年《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

全书出现“呢”101例，其中“呢c”29例，“呢q”72例；出

现7例“哪”，都属于“呢c”。

（15） a.这小鱼儿哀哀的声儿说，饶了我罢，我还小呢c。（小

鱼乞命）

b.在那儿拴着的牛问他说，你为甚么逃到这么人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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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儿来呢q。（鹿藏牛圈）

（16） a.忽然来到一棵大树底下，见有若许的猴儿，普哩普儿

的，在那儿会齐儿哪c。（猴擒二客）

b.但公子们并没理会，说，那么巧了是他还在前头哪c

罢，说完，摇鞭打马走了。（狐被人追）

例（16b）中，“哪”后出现另一个语气词“罢（吧）”，这是目

前发现的最早用例。

2.1.7  1880年《参订汉语问答国字解》

日本人福岛九成编著的这部书中，“呢”共172例，其中“呢c”40

例，“呢q”132例。

（17） a.我自己才拟一个方子去抓药，还没回来呢c。（熬夜生

病）

b.前几天我托你的事怎么样呢q ？（代人说情）

出现20例“哪”，其中13例是“呢c”的用法，7例属于“呢q”，

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用“哪”表示“呢q”的语例。

（18） a.啊，你也是个呆子哪c。（辩论星士）

b.你病了有多久哪q ？（病不服药）

2.1.8  1881年《官话指南》

《官话指南》中一共188例“呢”，其中186例是“呢q”的用

法，只有2例属于“呢c”：

（19） a.那么您来找我，打算是怎么个办法呢q ？(官商吐属

第十一章 )

b.我听见说，江老爷的意思，打算说定规了之后，立

合同的时候，先给一半儿银子，下剩那一半儿银子，总得等完了

活才能给呢c。(官商吐属第十章 )

c.这个乡下人听这话，恍然大悟，心里说：怪不得皇

上眼头里的东西，都添上一个御字呢c ！（官商吐属第三十九章）

“哪”共70例，都属于“呢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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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a.刘师傅，我们老爷叫你进去哪c。（官商吐属第十章）

b.这个地亩，现在是他自己种着哪c，还是有佃户种着

呢？（官商吐属第八章）

例（20b）“哪”虽然出现在选择问句中，但根据上下文判断应

属于“呢c”的用法。

2.1.9  1892年《官话类编》

该书明确记录“哪”有阴平和去声两种声调，且性质均为句末

小品词。

哪Na1,4 A final particle（句末小品词）.（第六十一课）

全书共906例“呢”， 其 中838例 属 于“呢 q”，68例 属 于

“呢 c”：

（21） a.王立：一匹有多少尺呢q ？（买卖讲价）

b.你这二年在那里念书，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c。

（第八十九课）

7例“哪”中有5例属于“呢c”，2例属于“呢q”。

（22） a.家里锁着门哪c，我妈带着钥匙走喇。（第六十一课）

b.你放心，我也放了心喇，这是谁在你家里使+的坏

哪q ？（媒人说媒）

1894年《日清会话附军用语》的情况相似，“呢q”和“呢c”

的na读音比例有增长。

2.1.10  1904年《北京官话实用日清会话》

日本人足立忠八郎编著的该书有假名注音，共56例“呢”，都

读ni，4例属于“呢c”，52例属于“呢q”：

（23） a.我点了一点，还短一只小皮箱呢c（ni）。（短句门第

十三章）

b.你和朋友打官司是甚麽事情呢q（ni）？（短句门第九

章）

29例“哪”都读na，只有8例是“呢q”，21例是“呢c”，比

此前大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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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打那儿还走七里地才可以到岫岩城哪c（na）。（谈论

门第二十九章）

b.往天津去的火轮船是多咱开哪q（na）？（谈论门第

五章）

同一时期，1905年《日清会话语言类集》和1912年《汉语通

释》情况类似，读为na的“呢c”用例数量超过了“呢q”。

2.1.11  1907年《小额》

蔡友梅小说中，“呢”共149例，其中109例是“呢c”，40例是

“呢q”：

（25） a.李顺进去一瞧，这位宗室恩在书房同着三家儿斗纸牌

呢c。

b.来到家中，额大奶奶一瞧，心里说：“怎么刚去功夫

不大就回来了呢q ？”

66例“哪”都属于“呢c”：

（26） 伊太太来到上屋里，一瞧，老头儿同恒爷这儿吃饭哪c，

这才稍微的放点儿心。

有1例“哪”出现在反问句中：

（27） 额大奶奶说：“用多少，您先拿点儿去。”胎里坏说：

“哎，我告诉您，惟独我这人办事死心眼儿（得亏你是死心眼儿。

要是活心眼儿，可就了不得啦），您听信就得啦。”“甚么话哪，

办事吗！”

但这里的“哪”应看作“啊”的语音变体。虽然“话”不是n

尾字，但据陈颖（2018）考察，在《儿女英雄传》等早期北京话材

料中，经常可见非n尾字后的“啊”写作“哪”。如：

（28） 九公道：“这又来了，倒底是谁二叔啊？你见了得称他

老爷！”他听了，便说道：“哦，老爷哪！那么请安。”（《儿女英

雄传》）

2.1.12  1918年《北京话语音读本》

高本汉编著的这部书用隆德尔音标注音，转写为国际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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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音[nI]，“哪”音[nA]（艾溢芳 2017），宽式标音分别为ni和

na。全书共41例“呢”，“呢c”4例，“呢q”37例：

（29）a.可巧有一个念书的人也在树底下坐着呢c（ni）。 

（P112）

b.你行了几年医了呢q（ni）？（P106）

“哪”共5例，都属于“呢c”：

（30） a.我是估衣铺的人，在这儿竟等着您的跟班给我拿出衣

裳来哪c。（P146）

b.那个骗子手在点心铺里吃点心哪c（na）。（P140）

2.1.13  1922年《家庭支那语》和1925年《最新日支会话の

早わかり》

这两部材料中的“呢”和“哪”都使用同一个假名ナ注音，读

为na。

《家庭支那语》“呢”共17例，其中2例是“呢c”，15例是

“呢q”：

（31） a.啊，想起来了，我们还是先后同学呢c（na）。（《家

庭支那语》后编二妇女初会）

b.您一共几个小孩呢q（na）？（《家庭支那语》后编二

妇女初会）

5例“哪”都属于“呢c”：

（32） 你瞧，还短筷子哪c（na）。（《家庭支那语》中编九日

常の使令语句）

《最新日支会话の早わかり》共12例“呢na”，都属于“呢q”：

（33） 到汉口那火车站开呢q（na）？前门外西站开。（《最新

日支会话の早わかり》第一编第十铁道）

还有6例“哪”，其中3例属于“呢c”，3例属于“呢q”：

（34） a.舢板在那儿呢q（na）？在那儿等着哪c（na）。（《最

新日支会话の早わかり》第一编第十铁道）

b.府上在那儿哪q（na）？敝处是柳树屯。（《最新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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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の早わかり》第一编第一初对面）

2.1.14  1922年《国语留声片课本》

赵元任在《国语留声片课本》（20页）中将“呢”列为“快慢

轻重不同的多音字”：

（35） 那个人呢ㄋㄧ（ni）    那个人呢ㄋㄜ（ne[nə]）。

此例无上下文，但根据语义推断应为“呢q”。全书注音为ne

的仅此一例。在同一处还有“了”和“的”的不同注音：“做了”的

“了”注音为ㄌㄧㄠ（liao）、ㄌㄚ（la）、ㄌㄜ（le），“我的书”中

“的”注音为ㄉㄧ（di）、ㄉㄜ（de），反映了轻声虚词在当时已经

普遍出现韵母混元音化现象，但还不是固定的读法，只是快读、轻

读时出现的语音变化。

全书所用的11例“呢”中，9个是问句，即“呢q”，2个是

“呢c”的用法，除上例外，都注音为ni。这说明“呢”在当时读为

ni是主流现象，如果读得快一些、轻一些就是nə，但nə尚未稳定

下来。

（36） a.是阿，他吃得香着呢c广ㄧ（ni）③！（第十课）

b.收音的情形是怎样呢q广ㄧ（ni）？（第十二课）

2.1.15  1928年《言语声片》

《言语声片》有罗马字母注音，全书共41例“呢ni”，11例是

“呢c”，30例是“呢q”：

（37） a.王先生在书房里么？我不知道，大概在那里呢c

（ni）。（第九课上）

b.先生没事的时候作什么消遣呢q（ni）？（第二十课下）

全书只有两例“哪na”，“呢c”和“呢q”各1例：

（38） a.丁：喂，子良么，我是志伦。你在哪儿哪q（na）？

b.甲：我在正阳门大街买东西哪c（na）。（第十六课下）

课文中“哪”对应的罗马字记音为na，听辨配套的《言语声

片》录音，老舍先生实际发音为nə，与赵元任1922年《国语留声

片课本》的记音吻合。这也说明“呢q”“呢c”读为nə还不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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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录音中个别“呢”读得很轻，近似nə，绝大部分“呢”都读为

清晰可辨的ni1，这可能与《言语声片》作为汉语教材的教学性质

有关。

2.1.16  1929年《医院专用日华会话乃刊》

日本人小野得一郎编著，该书有罗马字母注音，48例“呢”均

注音ni，都是“呢q”：

（39） 您脸上怎么那么刷白的呢c（ni）？（第二编第三章第一

节）

全书共12例“哪”，均注音na，其中11例属于“呢c”：

（40） a.您这个药方儿钱还没收哪c（na），您到账房儿去交去

罢。（第三编第一章第二节）

b.——那么给您三天的。这个丸药您一天可以分

吃三回，都得用饭前才好哪。——是凉水送呢是开水送哪q

（na）？——最好是温和水了。（第二编第一章第五节）

例（40b）中，“哪”用于选择问句末，和“呢”平行，看作是

“呢q”的用法。

2.1.17  1933年《实用国语会话》

乐嗣炳编著的这本书用注音符号逐字标音，语气词“呢”和

“呐”都注音ㄋㄜ，“哪”注音ㄋㄚ，ㄜ和ㄚ上都有空心圆圈表示轻

声，即“呢 /呐”读nə，“哪”读na。

全书共53例“呢nə”，其中12例是“呢c”，41例是“呢q”：

（41） a.往后求您的地方多着呢c（nə）。（P27）

b.这架钢琴怎么搬呢q（nə）？（P136）

17例“呐nə”中，11例是“呢c”，6例是“呢q”：

（42） a.我刚吃了点心，还不饿呐c（nə）。（P119）

b.行李是您自己带着啊，是交给行李车上呐q（nə）？

（P171）

22例“哪na”中，9例“呢c”，13例“呢q”：

（43） a.叔叔，我带着我妹妹在这儿玩儿哪c（na）。（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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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胰子和手巾都在那儿哪q（na）？（P60）

2.1.18  1933年《急就篇》和1935年《罗马字急就篇》

1933年宫岛大八编纂了颇具影响力的汉语教科书《急就篇》，

1935年他用罗马字母全文逐字注音，成为《罗马字急就篇》，书中

“呢”都注音ni1，“哪”都注音na1。

48例“呢”中，46例属于“呢q”，2例属于“呢c”：

（44） a.这溜儿有客栈么？多着的呢c（ni1）。属那一家儿好？

都差不许多。（44/32④）

b.大观楼换了影片了么？刚换了两天。新的有甚么特

色呢q（ni1）？都是国产的大片儿了。（46/35）

46例“哪”中，41例是“呢c”，5例是“呢q”：

（45） a.我正盼您来哪c（na1）。（146/138）

b.老婆儿吓了一跳说，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能打鬼哪q

（na1）？（108/91）

2.1.19  1935年《新国语留声片课本》

赵元任在《新国语留声片课本》中采用了罗马字母注音，放弃

了“呢”的ni读音，只记为ne，并对“呢”和“呐”⑤的字形分工

加以说明：

·ne这个助词在旧小说里在第（1）（2）（3）功用写“呢”，

在第（4）（5）（6）功用写作“哩”。因为事实上都读·ne，所以

一律写作“呐”或“呢”。（第十课助词·说明）

（1）起头问：那末让他说点儿什末呐ne ？

（2）特指问：你呐？你说点儿什末呐ne ？

（3）副句：你要是一定要呐ne，我也有法子。

（4）感叹：这倒很危险呐ne ！不是顽儿的呐ne ！

（5）申明有：有一百尺呐ne，深得很呐ne。

（6）“还”：真好顽儿！还“好顽儿”呐ne ！（第十课助

词·正文）

（1）（2）（3）是“呢q”的用法，全书共11例。（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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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呢c”的用法，共19例。

对比赵元任1922年和1935年两种国语留声片课本，可以看到

“呢”读为nə已经趋于稳定。

2.1.20  1938年《支那惯用语句例解》

这是所见最早记录“呢”央元音读音的域外汉语教科书，假名

ㄋㄜ，罗马字母记为ne⌒，“哪”注音为ㄋㄚna，并说明这两个语气

词的用法如下：

ㄋㄚna哪：用于现在进行的动作或状态，附在句末加强语

气的助词。（P127）

ㄋㄜne⌒呢：（1）辅助疑问语气的助词；（2）反问时，附在句

末的语气词。（P131）

全书64例“呢”中，只有1例是“呢c”，其余63例都是“呢

q”：

（46） a.他说怕得来吗，该死的才死呢c，不该死的死不了啊。

（P318）

b.啊，那是甚么声儿呢q ？（P297）

全书 68 例“哪” 中，58例 属 于“呢 c”， 只 有10例 属 于

“呢 q”：

（47） a.钱是先给一半儿，下余那一半儿，是赶完了活才给

哪 c ！（P312）

b.把金票换大洋，按多少钱合哪q ？（P298）

可见“呢q”读成nə的用例比“呢c”多。

2.1.21  1943年《华日教室会话》

目前所见第一本将“呢”标音为罗马字母nə的域外汉语教科

书是1942年鱼返善雄《支那语の発音と記号》，他用假名ナ上方加

圆点与之对应，表明“呢”的读音，无圆点假名ナ对应罗马字母注

音na，表明“哪”的读音，并在“助词”一节用小标题“……呢

（或哪）”表示二者的关系。

「了」や「呢」は音韻組織から言へば「ロ
·
」「ナ

·
」とすべき



52  语言学论丛（第五十八辑）

であるが、いづれも「軽声」なので、実際の発音を重んじて「ラ
·
」

「ナ
·
」とする「的」もこれと同じ。（“了”和“呢”也发音为 lo

和na，是轻声，实际读得重一些是 la和na，“的”亦然。）（P103）

1943年远藤章三郎《华日教室会话》采用相同的注音方法，全

书6例“呢”均注音ナ nə，都是“呢q”的用法：

（48）若是把“很”字去掉呢 q（nə）？（上编二·第三问

答）

34例“哪”均注音ナ na，其中27例是“呢q”，7例是“呢c”：

（49） a.吉田，你的桌子歪着哪 c（na）。（上编一·第三教

室）

b.是！把“很快”挪到前边去，可以不可以哪q（na）？

（上编二·第三问答）

下面把上面的考察用表1显示（下画线标示简称：兼满汉语满

洲套话清文启蒙、正音撮要、正音咀华、寻津录、语言自迩集、汉

英合璧相连字汇、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参订汉语问答国字解、官

话指南、英清会话独案内、官话类编、日清会话附军用语、北京官

话实用日清会话、日清会话语言类集、小额、华英文义津逮、汉语

通释、北京话语音读本、警务支那语会话、家庭支那语、国语留声

片课本、最新日支会话の早わかり、言语声片、医院专用日华会话

乃刊、实用国语会话、急就篇、新国语留声片课本、支那惯用语例

解、支那语书取研究、宪兵支那语会话、华日教室会话）。

表1  1761年以来“呢c”“呢q”读音变化历时统计

语料

（年代）

呢c 呢q

ni
比例

（%）
na

比例

（%）
ne

比例

（%）
合计 ni

比例

（%）
na

比例

（%）
ne

比例

（%）
合计

满汉1761 18 100 0 0 0 0 18 12 100 0 0 0 0 12

撮要1834 52 96 2 4 0 0 54 91 100 0 0 0 0 91

咀华1853 9 82 2 18 0 0 11 69 100 0 0 0 0 69

寻津1859 76 100 0 0 0 0 76 46 100 0 0 0 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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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

（年代）

呢c 呢q

ni
比例

（%）
na

比例

（%）
ne

比例

（%）
合计 ni

比例

（%）
na

比例

（%）
ne

比例

（%）
合计

自迩1867 137 98 3 2 0 0 140 317 100 0 0 0 0 317

字汇1871 ni na ni na

伊苏1879 29 81 7 19 0 0 36 72 100 0 0 0 0 72

国字1880 40 75 13 25 0 0 54 132 95 7 5 0 0 139

指南1881 2 3 70 97 0 0 72 186 100 0 0 0 0 186

英清1885 1 8 11 92 0 0 12 18 86 3 14 0 0 21

类编1892 68 93 5 7 0 0 73 838 100 2 0 0 0 840

军用1894 16 64 9 36 0 0 25 22 92 2 8 0 0 24

日清1904 4 16 21 84 0 0 25 52 87 8 13 0 0 60

类集1905 1 10 9 90 0 0 10 73 99 1 1 0 0 74

小额1907 109 62 66 38 0 0 175 40 100 0 0 0 0 40

华英1907 14 88 2 13 0 0 16 26 93 2 7 0 0 28

通释1912 1 20 4 80 0 0 5 47 100 0 0 0 0 47

读本1918 4 44 5 56 0 0 9 37 100 0 0 0 0 37

警务1922 12 14 74 86 0 0 86 94 87 14 13 0 0 108

家庭1922 0 0 7 100 0 0 7 0 0 15 100 0 0 15

国语1922 2 100 0 0 0 0 2 9 90 0 0 1 10 10

日支1925 0 0 3 100 0 0 3 0 0 15 100 0 0 15

声片1928 11 92 1 8 0 0 12 30 97 1 3 0 0 31

医院1929 0 0 11 100 0 0 11 48 98 1 2 0 0 49

实用1933 0 0 9 28 23 72 32 0 0 13 22 47 78 60

急就1933 2 5 41 95 0 0 43 46 90 5 10 0 0 51

新国1935 0 0 0 0 19 100 19 0 0 0 0 11 100 11

惯用1938 0 0 58 98 1 2 59 0 0 10 14 63 86 73

书取1941 6 22 21 78 0 0 27 30 56 24 44 0 0 54

宪兵1942 0 0 18 100 0 0 18 24 92 2 8 0 0 26

教室1943 0 0 7 100 0 0 7 0 0 27 82 6 18 33

合计 614 54 480 42.2 43 3.8 1137 2359 89.3 152 5.8 128 4.9 2639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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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呢”音变的四个阶段

从表1可以看到，“呢”的读音总的倾向是从ni向na和ne变化，

但似乎有反复。比如1761年《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中

“呢”的读音为ni，到1834年《正音撮要》和1853年《正音咀华》，

“呢c”就出现了na的读法，而此后1859年《寻津录》的“呢”却

全部读ni。再如1935年《新国语留声片课本》已经明确提出“呢”

都读为ne，但1942年《宪兵支那语会话》的“呢”还读ni和na。

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有二：1.注音滞后。或由于出版发行周期

较长，或由于文字及语体性质造成的书面材料保守性，都有可能造

成注音滞后。特别是教材，对新产生的读音不太接受，而宁愿采取

正统的旧读音。2.新旧读音交替时期的新旧读并存。一种新的读音

产生后，旧的读音并不会马上消失，而是会与新读音并存一段时

期，从1834年na读音出现后，旧读音ni仍长期存在。

如果按照1761年以来“呢”的读音变化本身划分，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加上1761年以前“呢”的读音状况，一共四个阶段。

表2  “呢”读音变化的四个阶段

阶段 “呢”读音特点
起始时间f

呢c 呢q

阶段0 “呢c”“呢q”声母不同 1761前 1761前

阶段1 声母合并，i韵母 1761 1761

阶段2 a韵母 1834 1871

阶段3 ə韵母 1933 1922

按“呢”读音变化三个阶段重新排列本文所考察的材料，可列

表显示如下（带 *的是注音滞后的材料）：

表3  “呢c”读音变化的三个阶段

呢c
ni na ne

第一阶段

1761~

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 1761 100% 0% 0%
*寻津录 1859 100% 0% 0%

*国语留声片课本 1922 1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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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c
ni na ne

第二阶段

1834~

正音撮要 1834 96% 4% 0%
正音咀华 1853 82% 18% 0%

语言自迩集 1867 98% 2% 0%
汉英合璧相连字汇 1871 ni na

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 1879 81% 19% 0%
参订汉语问答国字解 1880 75% 25% 0%

官话指南 1881 3% 97% 0%
英清会话独案内 1885 8% 92% 0%

官话类编 1892 93% 7% 0%
日清会话附军用语 1894 64% 36% 0%

北京官话实用日清会话 1904 16% 84% 0%
日清会话语言类集 1905 10% 90% 0%

小额 1907 62% 38% 0%
华英文义津逮 1907 88% 13% 0%

汉语通释 1912 20% 80% 0%
北京话语音读本 1918 44% 56% 0%
警务支那语会话 1922 14% 86% 0%

家庭支那语 1922 0% 100% 0%
最新日支会话の早わかり 1925 0% 100% 0%

言语声片 1928 92% 8% 0%
医院专用日华会话乃刊 1929 0% 100% 0%

*罗马字急就篇 1935 5% 95% 0%
*支那语书取研究 1941 22% 78% 0%
*宪兵支那语会话 1942 0% 100% 0%
*华日教室会话 1943 0% 100% 0%

第三阶段

1933~

实用国语会话 1933 0% 28% 72%
新国语留声片课本 1935 0% 0% 100%
支那惯用语句例解 1938 0% 98% 2%

表4  “呢q”读音变化的三个阶段

呢q

ni na ne

阶段1：

1761~

兼满汉语满洲套话清文启蒙 1761 100% 0% 0%

正音撮要 1834 100% 0% 0%

正音咀华 1853 100% 0% 0%

寻津录 1859 100% 0% 0%

语言自迩集 1867 100% 0% 0%
*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 1879 100% 0% 0%

*官话指南 1881 100% 0% 0%
*汉语通释 1912 100% 0% 0%

*北京话语音读本 1918 100% 0% 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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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q

ni na ne

阶段2：

1871~

汉英合璧相连字汇 1871 ni na

参订汉语问答国字解 1880 95% 5% 0%

英清会话独案内 1885 86% 14% 0%

官话类编 1892 100% 0% 0%

日清会话附军用语 1894 92% 8% 0%

北京官话实用日清会话 1904 87% 13% 0%

日清会话语言类集 1905 99% 1% 0%

小额 1907 100% 0% 0%

华英文义津逮 1907 93% 7% 0%

警务支那语会话 1922 87% 13% 0%

家庭支那语 1922 0% 100% 0%
*最新日支会话の早わかり 1925 0% 100% 0%

*言语声片 1928 97% 3% 0%
*医院专用日华会话乃刊 1929 98% 2% 0%

*罗马字急就篇 1935 90% 10% 0%
*支那语书取研究 1941 56% 44% 0%
*宪兵支那语会话 1942 92% 8% 0%

阶段3：

1922~

国语留声片课本 1922 90% 0% 10%

实用国语会话 1933 0% 22% 78%

新国语留声片课本 1935 0% 0% 100%

支那惯用语句例解 1938 0% 14% 86%

华日教室会话 1943 0% 82% 18%

可以看到，从ni向na变化，“呢c”比“呢q”的时间早、速度

快，但从na向nə变化时，“呢q”比“呢c”早。表1的合计数据中，

读为ni的“呢q”用例差不多是“呢c”的4倍，而读为na的“呢c”

用例差不多是“呢q”的3倍。很可能是因为开口度大的na发音更响

亮，多用于夸张、感叹的强语气，因而更早地从ni变为na，并较晚

地过渡到nə，而疑问语气更多的是采用高元音，因而更晚从ni变为

na，更早从na变为nə。

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也有类似现象。白语疑问语气词“呢”读

ȵi55（你哥哥呢？nɯ55kɔ44tɯ21ȵi55），感叹语气词“呢”读na35（三月

街才不赶了呢。sa55ua44ʦɿ33le21ti21mɯ33xɔ44na35）（王锋 2016：36）。其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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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语言的各语气词中，若有高元音 i，则多半是用于疑问的语气词，

如水语疑问语气词“呢”ni55（韦学纯  2016）；藏语甘孜话的疑问、

假设语气词“呢”ȵi55（燕海雄、江荻  2016）；壮语武鸣话的疑问

语气词“呢”ni33（蓝利国 2016）。哈尼语表判断的语气词（ŋɯ33、

ŋe33）和表疑问的语气词（pI
53、ŋe33、pu33lo31、le53）主元音多为高

元音，表祈使的语气词（ma33、va31、o33）和带交互主观性的祝福

语气词（pa53）则多为低元音（经典 2015）。

3 “呢”读音变化的性质：弱化

以上考察表明，早期北京话“呢”的读音经历了ni—na—nə的

变化过程。从ni到na[nA]，是央元音化；从na到nə是混元音化⑦。

这种变化，其实是由于语气词在句末，通常轻读，造成了语音弱

化。林焘、王理嘉（1992：46）指出：“发音器官肌肉紧张的程度不

同也可以影响元音的音色。肌肉比较紧张的称为紧元音，肌肉比较

松弛的称为松元音。一般说来，紧元音比较长，气流也比较强；松

元音比较短，气流也比较弱，而且往往有央元音的倾向。”⑧

第二阶段，“呢c”和“呢q”先 后 从 ni 向 na 弱 化， 弱 化 后

“呢c”“哪”同音，因此用“哪”字形记录“呢c”。汉语的单元音

a实际上是央元音[A]，发音时口腔肌肉较为松弛，在轻声状态下

较易发音。据郑秋晨（2014），发 i时，声带趋于紧绷，发a时，声

带较松弛，所以发a符合语音弱化的省力原则。同时，发a时F0普

遍较低，也符合语调的下降趋势。在弱化过程中，不仅有元音的弱

化，也有声调的变化。《官话类编》记录“哪”有阴平和去声两种

声调。阴平是高平调，去声是低降调。从字调和句调的适应关系

看，去声更适合感叹句调。从肌肉紧张程度上看，降调比高平更为

放松。降调和元音弱化相互促进，共同作用于句末非重读音节。但

“呢”“哪”毕竟历史来源不同，它们只是临时的同音字，所以后来

又逐步分工，“呢q”多用“呢”字形，“呢c”多用“哪”字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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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那语》和《最新日支会话の早わかり》。

高元音或半高元音弱化为[a]的情况，在俄语和英语中都能看

到。俄语nópox（火药）和nopóг（门槛）都有两个o，但nópox

重音在前，nopóг重音在后，o在重音位置上读为 [o]，在非重音

位置上弱化为 [a]，因此这两个拼写相近的单词读法和意义都有

很大不同。同一单词中也遵循这一规律，如óосикóм（光着脚）、

хоровóд（圆圈歌舞）和лóкотъ（肘部）等均将非重读的o弱化

为a。在英语中，Bolinger（1986：347）观察到弱化元音的变体范围

很大，[ə]的舌位高度可以从[æ]到[a]。他提出，弱化元音只与舌

位的前后有关，和舌位的高低、圆唇与否都没有关系。弱化元音的

表现有时是央化（centralized），有时是模糊的（obscure），并不特

别地和某个完整元音相对应。

第三阶段，“呢”弱化为nə，是混元音化所致。出于省力原则，

轻读音节发音弱化，发音器官肌肉得以放松，混元音化是常见现象。

只不过，“呢”混元音化的音变过程既有可能是ni读音的元音 i舌位

降低，也有可能是na读音的元音a舌位抬高。a[A]和e[ə]只是开口

度大小的不同，都是 i的弱化形式，实际听感上的区别并不明显。

因此，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哪”记录了“呢”

从ni—na—nə弱化的中间过程，na是比ni弱但比nə强的语音形式。

今天人们所感觉到的“这个人可好哪na”比“这个人可好呢nə”语

气更强，正是因为“哪na”是“呢ni”的次强语音形式。

“呢”的读音弱化现象在其他方言中也可以看到。上海话“呢q”读

为ȵi23是文读形式，读为nə23是白读形式（许宝华、汤珍珠 1988），

而文白读之分正是历史层次的体现。

4  “呢”的语音形式的跨方言比较

汉语方言中，“呢c”和“呢q”不同程度地保留着语音弱化各

个阶段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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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0：“呢c”和“呢q”声母不同，两字不同音，保持了表持

续语气词“哩”和表疑问语气词“呢”的早期读音区别。如山东临

淄“呢c”为 li，“呢q”为ȵi（史冠新 2006）。

阶段1：“呢q”和“呢c”两字声韵相同，同为 i韵母，反映的

是韵母弱化前的阶段。如敦煌（刘伶 1988）、获鹿（陈淑静 1990）、
山阴（郭利霞 2015）都读为 li，潍坊（钱曾怡、罗福腾 1992）和

昌黎（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984）都读为ni。

阶段2：“呢”主要元音开始弱化，其表现是由高舌位变为低舌

位。不同方言中舌位高低有异，如长治的 lei（侯精一 1985）、淮阴

的nie ̃（黄伯荣 1996）比 i低一度；浚县的 lɛ（辛永芬 2008）、英山

的 liɛ（陈淑梅 1989）、乌鲁木齐回民话的ȵiɛ（刘俐李 1989）低两

度；英山的 la（陈淑梅 1989）、阳曲的 la（孟庆海 1991）、淮阴的

nia（黄伯荣 1996）低三度。

阶段3：“呢”弱化为混元音，如呼和浩特（李作南、辛尚奎 
1987）都弱化为 lə，曲靖、保山都弱化为nə（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 1989），显示出第三阶段的特征。有的方言还添加入声韵尾，

如定襄的 liəʔ（范慧琴 2007）、阳曲的 liəʔ和 ləʔ（孟庆海 1991），
而入声化在晋方言中是轻声弱化造成音节短促化的普遍现象。

有的方言中，不同阶段的读音并存。如乌鲁木齐回民话中

“呢”的ȵi、ȵiɛ、nə（刘俐李 1989），山阴的 li、lɛe（郭利霞 2015），
阳曲的 la、ləʔ/liəʔ（孟庆海 1991）。

表5  汉语方言“呢”的语音形式所反映的弱化阶段

呢 c 呢 q

有i介音 无i介音 有i介音 无i介音

阶段 0：
声母不同

临淄 li ȵi

阶段 1：

i 韵母

获鹿 li li

山阴 li li

敦煌 li li

潍坊 ni ni

昌黎 ni ni

乌鲁木齐回民 ȵi21 ȵi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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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c 呢 q

有i介音 无i介音 有i介音 无i介音

阶段 2：

前低元音或中元音

韵母

乌鲁木齐回民 ȵiɛ24 ȵiɛ24

英山 liɛ35

淮阴 niẽ/nia nia

山阴 lɛe

长治 lei lei

浚县 lɛ lɛ

英山 la

阳曲 la

阶段 3：

混元音韵母

定襄 liəʔ2 liəʔ2

阳曲 liəʔ ləʔ liəʔ ləʔ

乌鲁木齐回民 nə21

呼和浩特 lə lə

曲靖 nə nə

保山 nə nə

有的方言中，“呢”进一步弱化，脱落声母。比如安阳（郭

青萍 1988）的“嘞”ləi 大致相当于普通话“啊”或“呢”，常

把声母丢掉读为 əi（老王嘞！），汝城（黄伯荣 1996）把表示

程度深的“呢 c”读为 ɛ
ɔ（佢妹子长得 lɛɔ

ɛ
ɔ
他妹妹长得才俏皮呢！）。

5  结语

北京话语气词“呢”的读音从ni弱化到na，再弱化为nə。

“呢”弱化为na时，可记写为同音字“哪”或“呐”。后来“呢”

进一步弱化为nə，“哪”保留na读音，二者又区分开来。

表持续、确认语气的“呢c”与表疑问、停顿语气的“呢q”

的读音变化时间并不相同，“呢c”先弱化为na，“呢q”比“呢c”

先弱化为nə，这种现象反映了开口度大的元音更适合表达“呢c”

的强语气。

清中叶到民国时期，北京话虚词的读音有着不同程度的弱化，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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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的写法记录。“了”从 liao弱化为 lo和 la，最后弱化为 lə，这

一时期多用“咯”“啦”字形记录 lo和 la读音。“的”从di弱化为

da，最后弱化为də。“么”作语气词时本来读mo，后来读ma，写

作“吗”。可见，早期北京话中存在轻声音节韵母a化的普遍现象，

进一步则弱化为ə（郭锐、陈颖、刘云 2017）。

郭小武（2000）认为，“哪”是“呢”的强语气变韵形式。根

据我们的考察，“哪na”比“呢nə”的语气更强，并不是“呢nə”

强化的结果，反而是“呢ni”弱化的结果，“哪”记录的是“呢”弱

化过程中的次强阶段。强语气是“呢”保留na读音的重要条件，

因此，在当代汉语中，疑问或感叹语气更强的时候倾向于使用语气

词“哪”。可见互动等级越高（主观性、交互主观性强），语气词的

开口度越大（陈颖 2016）。

附  注

a 本文不涉及语气词“啊”在 -n后的变体na“哪”，只讨论与“呢”用

法相当的“哪”。关于语气词“啊”的语音变体“哪”，陈颖（2018）有详细讨

论。

b 当代汉语中，“呢”常作为纯粹的停顿填充词，这种用法已脱离“一

问一答”的句子模式，是“一问一答”句子模式的“呢”的进一步发展，也应

归入“呢q”。
c 例句使用了旧式注音符号“广”，和“ㄋ”一样都是声母n。
d 斜线前为1933年《急就篇》例句所在页码，线后为1935年《罗马字

急就篇》对应注音所在页码。

e 本文所考察的31种语料中，使用“呐”字形的只有1933年《实用国

语会话》和1935年《新国语留声片课本》。

f 此处的起始时间仅就本文所用材料而言，实际的起始时间应该更早。

g 混元音（shwa/shwa）原为德语词 schwa，指见于希伯来语的有央性

的一个元音，后来多用于指英语中重读元音变为非重读时最常听到的元音，如

ago/amaze等词的开头，或afterwards的中间。（戴维·克里斯特尔、沈家煊译，

2000：316）

h Bolinger（1986：349）描述了英语非重读音节中弱化元音的产生和

发展，因轻读而弱化的音理同样适用于汉语“呢”的弱化过程：Histor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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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duced vowels came from the full ones, and the process continues. When a 
new word is adopted, speakers tend to treat it in a gingerly fashion, pronouncing it 
precisely. As they get used to it, they grow more careless, speed up, and shift some 
of the vowels to a speedier set, often moving the position of the stress as well.（弱

化元音由历史上的完整元音而来，并且还会继续弱化。一个新单词产生时，大

家都谨慎使用，准确发音。习惯了以后，就不那么仔细了，说得快了，就把一

些元音都变得快一些，同时也移动重音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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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of the Function Words Ne（呢）and Na（哪） 

in Early Beijing Dialect Texts

CHEN Ying , GUO Rui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function word ne（呢）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of phonetic reduction, ni-na-nə, based on 

early Beijing dialect texts. It is observed that 呢 c  （the marker of the 

continuation and the exaggeration mood） changed earlier than 呢 q（the 

marker of the interrogation and the pause） during ni-na, but the change 

sequence is reverse during na-nə. The character na （哪） recorded the 

weak na. Variations of early Beijing dialect 呢 maybe found in other 

dial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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